
12发现 2020.11.12 星期四
编辑 梁波 美编 任兰君

大明督师洪承畴降于锦州松山村
提起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崖山，可谓无人

不知、无人不晓，300余年的文明大宋亡于塞外
蒙元，以致有人于此哀叹：“崖山之后无中国，明
亡之后无华夏！”为此，广东省专门拨巨资修建
了“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以资纪念，迄今
凭吊者仍络绎不绝。而提起同样重要的锦州松
山（今锦州松山村），则知者寥寥，但正是在这
里，最终决定了明亡清兴的王朝气数。松锦之
战后仅两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就率兵攻入
北京，崇祯帝自杀，大明运终。平心而论，明朝
实亡于锦州，而非北京，洪承畴在松山兵溃投降
时，崇祯吊死煤山的噩梦便已板上钉钉。因为
在松锦之战中，大明搭上了全部家底，其最后精
锐军团的覆灭，直接将明王朝推进了万劫不覆
的深渊！

松锦之战
敲响大明王朝覆亡的丧钟

历史是这样记载松锦之战的：明崇祯十三
年，皇太极为打通辽西入关的通道，决定采用长
期围困之策夺取锦州。他先派兵拔除锦州外围
的明军据点，继而在城周掘壕立营，四面包围锦
州城。

次年三月，锦州东关守将吴巴什等降清为
内应，清军攻占外城。守将祖大寿告急，明廷调
兵号称13万集宁远（今辽宁兴城），令洪承畴以
督师身份驰援锦州。七月底，洪承畴率军进驻
松山城至锦州东南郊的乳峰山，且战且守，消耗
清军。八月中旬，皇太极亲统援军驰抵松山，直
插明援军侧后，断其归路和粮道，击败明军。明
军军心动摇，王朴、吴三桂等六总兵乘夜率部向
宁远撤退，遭清军伏击，伤亡惨重。洪承畴仅收
万余人退守松山城，皇太极乘胜围城,并以一部
阻击山海关内的明军增援。崇祯十五年二月，
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接应清兵入城，洪承畴被
俘，后投降。三月，祖大寿率锦州守军降清。此
战，明军关外主力丧失殆尽，为清军入关创造了
条件。

松山位于锦州南山山脉，西到女儿河河谷，
东至小凌河河谷。之所以称之为松山，是因为
在以前那座山的南坡上长满了松树，因而得
名。松山主峰称之为“罕王殿山”，当地人通俗
地称其为“乳头峰”或“乳峰山”。

乳峰山的东南侧有一处泉水，常年有清澈
的泉水从中涌出，水质十分甘甜，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泉水犹在。民国时期，锦州城有四大家族，
长期从 10 公里外的“乳峰山”取泉水供族人享
用，可见那里的泉水水质之佳。而今的松山再
也不像早期那么名副其实，仅在山中低洼处看
见些许松树以及类似荆棘一样的植物，山峰上
甘甜的泉水早已不复存在了。

在锦州，不少当地人会把那次战争称之为
“松杏之战”，其中的“杏”指的是杏山。杏山坐
落于锦州西南15公里处，那里曾有一座古城，史
书中称之为“杏山城”。杏山城没有护城河，城
在山的南边，地处高处，其势平坦，易守难攻。
现古城遗迹已消失，那里原有一座“真武庙”，并
有一座明嘉靖九年（1530 年)碑，记录了极为珍
贵的杏山、锦州两地的史料，现已无存。

明清松锦之战主要是在今日锦州城郊的松
山、杏山爆发的，这其中，松山主峰的乳峰山拉
锯战，尤为激烈。

松山下原有一座松山城，洪承畴与其残军
最终是在这里缴械投降的，而今古城已无，村中
仿古城墙上有今人所画的几幅再现松锦之战的
壁画，画技不精，除此外，无任何遗址标识，更谈
不上立一块“松锦之战纪念碑”了。

除松山、杏山外，松锦之战还有一处重要战
场：塔山，地处隶属从锦州分出的今葫芦岛市的
连山区塔山乡塔山村。塔山距锦州也就 80 多
里，在这里，清军断了明军的后路与粮道，导致
只带三天粮的明军惊魂失措，瞬间崩溃了。

惨烈搏杀
明清两方均伤亡惨重

过去常讲“满人不过万，过万无人敌”，满人
精于骑射、能攻善守，属实，但凡事过犹不及，过
于夸张就难免有悖历史真相了。有道是“杀敌
一万自损三千”，长达40余年的明清战争，曾征
蒙古、败倭寇且装备精良的堂堂明军，真的就那
么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吗？不妨讲讲松锦之战
中清军的伤亡。

松锦之战以清军的全胜而告终，明朝经此

一役，元气大伤，洪承畴与祖大寿相继降清。据
《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
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
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
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
漂荡，多如雁鹜。”松锦大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
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依托
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了。

那么，清军方面的伤亡是多少呢？据统计，
高达一万四千人，其中，镶红旗军差点被打残！
这说明，明军的战斗力并不弱，各类清朝史料中
几乎一边倒的双方伤亡统计数字，着实不太客
观，就那个时代的冷兵器杀伤率而言，实打实的
硬碰，死不了多少人，明军大部分的伤亡还是发
生在溃逃阶段。

当时，明清两军都装备了不少火枪火炮，不
过那射速，没跟冷兵器拉开多少距离，能大批量
迅速收割军队生命的，是到一战出现重炮和重
机枪之后的事了。

锦州外围的乳峰山争夺战，最能凸显明军
的战斗力。洪承畴十几万人尽数出动，与济尔
哈朗争夺乳峰山，总兵杨国柱指挥的万余步兵
在火箭掩护下攻击乳峰山清军，白广恩部白刃
向清军发起冲锋，王朴“百方鼓励将士”猛烈厮
杀……乳峰山清军两红旗、镶蓝旗大营“为敌所
夺”！这三个旗也是两军阵地战中损失最大的。

为了挽回溃败，统帅济尔哈朗命令清军直
接攻击西石门明军，谁知，吴三桂的“关宁铁骑”
大显神威，冲阵十余回合，造成固山额真伊尔登
重伤，骑都尉旦岱、参领彰库善、三等侍卫博硕
岱阵亡。激战中，清军大将舒穆禄·扬古利都被
明军中朝鲜援军的火枪手伏击而死。

以乳峰山战斗为例，明军曾一日自报斩首
清军103级，斩杀清军军官二十余 (当然明军也
阵亡了宣府总兵杨国柱) 。之后明军连续攻击
十余日，逼得多尔衮向沈阳求援，惨烈的战况令
皇太极急火攻心，一度吐血，迫使皇太极“悉发
沈中之丁”和明军搏命，并亲自兵发锦州，一路
骑马鼻子滴血，满满盈积两碗。

清军前锋三万大军的指挥官从多尔衮变成
济尔哈朗，然后又换回多尔衮，可知清军前期战
绩不佳，是在拼消耗。据记载，当年明军竟然在
野战中重创了清军最弱的镶红旗，镶红旗损失
过半，固山额真叶臣看见明军旗帜就拔腿跑
路。有朝鲜使者记录，当时盛京（今沈阳）城中，
满人几乎家家戴孝。

松锦之战中，清军阵亡四品以上官员40多
个，其中还包括一个议政大臣、三个副都统，镶
红旗的将领损失最多，大都是血统纯正的满洲
蒙古八旗，这些重大伤亡基本是在锦州城南制
高点的乳峰山争夺战中造成的。

洪承畴进攻乳峰山制高点，再部署炮兵，就
可能打通锦州粮道，而济尔哈朗派出两红旗和
镶蓝旗兵防守，基本被打爆，大营被夺，后来依
靠多尔衮的增援和孔有德的火炮才堵住缺口。
此外，清军还挖了倒三角战壕，费尽气力终于把
明军的进攻击退了。

反观李自成的潼关之战，派重兵攻击两红
旗和镶蓝旗兵，还是敌不过对手，可见李自成军
的战斗力不如松锦明军。

松锦之战中，清军阵亡40多个四品以上官
员，李自成才干掉了七八个，还不是四品；郑成
功的厦门之战虽然干掉七八十个清军武官，许
多都是六品七品的小将；李定国的衡阳一战干
掉的清军将领总数也不多……对比可知，松锦
之战中，胜利方的清军同样损失不小，即便在清
军擅长的野战中，明军也不落下风。大明朝到
最后时刻，依然能硬扛！

关宁锦防线
吸尽大明阳气的“深坑”

明清战争之际，辽西走廊有一条天下驰名
的“关宁锦防线”，是明朝末年为抵御后金（清）
所构筑的自山海关经宁远至锦州的一条防线，
其中以山海关为后盾、宁远（今兴城）为中坚、锦
州为先锋，其间筑有多个堡台作为联防据点。

关宁锦防线分南北两段，南段为关宁防线，
长约100公里，自山海关到宁远；北段为宁锦防
线，也长约100公里，自宁远经连山、塔山、杏山、
松山、锦州，直抵大凌河。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开始着力构筑关宁锦
防线，其中北段主要由赵率教负责修建。宁锦
之战中，明军凭借这条防线令皇太极无功而
返。松锦大战后，宁锦防线土崩瓦解。

这条关宁锦防线留下太多的岁月传奇，最
具代表性的：是袁崇焕守宁远孤城炮打清太祖，
一战扬名！无论虚实，已成民间口耳相传的经
典段子。

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不受外界各类纷杂
声音的干扰，300多年后再看这条倾注了无数人
力与金钱打造的“走廊防线”，会沉痛地发现：关
宁锦防线不仅不是大明的“保险箱”，反而是大
明的“坑”，一口吸尽大明阳气的“深坑”！

从纯军事学角度讲，关宁锦防线是明军插
入大清势力范围内的“突出部”，凡是突出部，历
来都是双方生死相搏、尸山血海的必争之地。

若是进攻方掌握突出部，这就是一把出击
的钢刀，反之，则将成为守方的累赘，终将耗尽
元阳。

二战中，苏德两军围绕“库尔斯克突出部”
爆发了著名的“库尔斯克大会战”，苏联凭借海
量的人力资源、物质供给及同样海量的欧美支
援，才惊险笑到了最后，但其伤亡、战损，高达德
军数倍。

之前，苏德两军曾围绕“勒热夫突出部”殊
死搏杀，虽然苏军最终成功牵制了德军，策应了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但据战后统计，部队伤亡竟
高达恐怖的150万人！那时的苏军官兵，若被指
令前往勒热夫，就等于提前收到了一份“死亡通
知书”。若非苏美英三大国联手制德，这么高的
伤亡与损失，是任何一个独立国家均无法承受
的。

凡尔登、索姆河……突出部之战，从来都是
“屠宰场之战”“绞肉机之战”！

那么，明清围绕关宁锦防线展开的激战，即
辽西走廊突出部之战，会是“例外”吗？当然不
会！在争夺辽西走廊的突出部之战中，明军败
多胜少，被清军像耍猴般一点点放血，直至气绝
身亡。

除了宁锦之战表现尚可外，即便在明军引
以为荣的炮打清太祖的宁远之战中，算上觉华
岛的损失，明清两军的伤亡比例竟高达 22：1！
史载，清军伤亡仅有七八百人，而明军则死伤一
万八！这还不算大明防线被皇太极绕道入关破
袭五次，一路烧杀抢掠，河北、山东流血漂橹。

以致后世的清醒者发现，孙承宗、袁崇焕、
赵率教们苦心经营的关宁锦防线，竟是压垮大
明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被痛斥犯了“逃跑主
义”错误的王在晋所提出的依托长城进行全面
收缩防御的战略，反而是有道理的，是那个艰危
时代大明唯一可行的权宜之计。

因为，当年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内部矛盾
山积、千疮百孔，衰落的国力已撑不起一条旨在
进攻的“关宁锦突出部”，面对蒸蒸日上、锐气冲
天的大清政权，衰朽大明所能做的，只能是防
守、防守、再防守！

顶住一天是一天，哪怕很丢脸，哪怕很耻
辱，唯有顶住，才有回光返照的转机。对此，崇
祯帝、袁崇焕们内心一清二楚，却说不出口，更
做不了。

袁崇焕深知，“五年复辽”无异痴人说梦，只
能与大清媾和，学两宋，花钱买和平，但他最终
却被凌迟处死了；

崇祯帝也知唯有防守，唯有讲和，送银子、
割地，才能让大明获得一丝喘息之机，他把这绝
密使命交予兵部尚书陈新甲，无奈事泄，习惯唱
高调的东林党们闻讯群起而攻之，引经据典，义
理铿锵……为维护皇帝的面子，他被迫杀了陈
新甲，推卸了责任；

北京失陷前，赶紧南撤富庶江南，大明或
许能与清朝形成“第二个南北朝”，尚可延续国
祚，但学滑了的朝臣们宁可亡国，无人再当陈
新甲。

深刻反思
明亡清兴的历史教训

长达40余年的明清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
地位很重要，但关于这场战争的深刻反思之作，
却不多，而且，基本都是辽宁籍学者写的。从早
年沈阳的孙文良、李治亭先生所著的《明清战争
史略》，到2019年抚顺的肖景全先生付梓出版的

《从赫图阿拉出发——大金建国与萨尔浒之
战》，以及阎崇年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对这
场王朝大战的宏观梳理……由权威学者提供的
相关参考书目，屈指可数。

主要原因是：关于古战场的调查，难度特别
大，是一个面，不是一个点，不像文物、墓葬、城
址那么固定、静态，相对好把握，所以国内文博
界、史学界，从官方到民间，搞古战争研究特别
是历代古战场实地勘查者，少之又少。

别看明清战争离今天不过三百多年，但真
能说出点名堂者，不好找。不信你到抚顺找人
谈“萨尔浒之战”，到沈阳找人谈“浑河之战”，到
北镇找人谈“广宁之战”，到锦州找人谈“松锦之
战”……很容易把人问住问愣了。

明清战争不单是军事竞较，而涉及到那个
时代的政治、经济、民生、思潮等方方面面的诸
多领域，后人大概只能从一个点来剖析复杂的
岁月波澜。简单说，身为胜利者的清军一方，比
较一致；沦为失败者的明军一方，则很不一致，
一致VS不一致，最终结果就不言自明了。

例如在萨尔浒之战中，从沈阳进兵的西线
主力军的统帅杜松，竟指挥不动掌控明军精锐
车营的龚念遂；从铁岭进兵的马林，与同僚潘宗
颜互为龃龉……

反观清军内部，虽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
但对外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皇帝很英明，臣
僚很得力，上下齐心，即便逆势，也能转败为胜，
逢凶化吉。

例如，多尔衮与皇太极有杀母之仇、争储之
恨，但两方均能放下个人恩怨，以家国利益为
重，共同抗敌。即便后来皇太极过世，身为摄政
王的多尔衮虽杀了皇太极长子豪格以泄愤，但
始终未篡，拥立顺治，以利大清政权稳固。多年
后，身为皇太极后人的乾隆皇帝亲自为多尔衮
平反，并在沈阳故宫大政殿留下诗文，盛赞多尔
衮的心胸与功勋。

大清的君臣和、将相和，在大明内部却难见
分毫迹象，君疑臣、臣忌君、官欺民、民憎官，在
彼此猜忌与争斗的闹剧中，在无数错综复杂且
彼此对立的“不一致”中，二百多年的大明王朝
终于怆然坍塌，君死国灭，为天下笑！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松山村所修的仿古城墙。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摄


